
小区 3号
楼 有 一 处 大 平

台，本是公共的，平
日里晾晾被褥、晒晒萝

卜干，倒也实用。后来不
知哪户爱花的业主，硬是把

这水泥台子，侍弄成了一片悬
在半空的花园。
起初并不起眼。几个破旧的盆盆

罐罐，栽着些寻常花草，恹恹地挤在角
落里。日子久了，盆罐渐渐多起来，紫砂

的、塑料的、陶土的，还有豁了口的洗脸盆，
密密匝匝地摆满了平台四沿。到了四月春深，你

才恍然惊觉——— 那上面栽的，多半是映山红。
映山红，也叫

“山里红”，是极泼辣
的花。在山里，一到春

天，满坡满岭都是，红得野
性。可这楼台上的映山红，却

被伺候得齐整，一列列排开，像
受阅队伍。但那红，依旧是野的。

盛花期一到，平台便成了
一场色彩的盛宴。深红的

像一团火，烧得人心头发热；粉红的像少女的脸颊，带着
几分羞怯；还有紫红的、橙红的，甚至有几株纯白的，

白的像雪，偏偏缀着几点殷红的花蕊，素净里透着
妖娆。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红得有层次，有变

化，仿佛哪位画家打翻了调色盘，把世间所有
的红色都倾倒在了这方寸之间。

远远望去，那平台四沿的映山红，高
高矮矮地围了一圈，像是给这栋灰楼

系的粉色纱巾，温婉而动人。花开
得最盛时，那颜色像洇开了，染

粉了半边小区，连空气里都
浮着一层薄薄的红晕。推

开窗，春色不由分说地
涌进来，扑你的眉

眼，勾你的心魄。
你只需抬眼望

望那平台，便
知春来了。

我 每 天 上 下
班，总爱抬头望几眼，
几乎成了习惯。想来是对
映山红有些偏爱的。小时候
看《闪闪的红星》，主题曲中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
哟，映山红”，至今还在心底哼唱。那
时觉得，映山红就是希望的颜色，是温
暖的颜色。如今望着这楼台上的花，心里
便莫名踏实，仿佛那歌里的春天，也被种在
了这里。

闲暇时，我常扒着自家窗台，傻傻地瞧。晴天，
花主人拖着长长的塑
料软管，不紧不慢地浇
水。水雾在阳光下散开，细
细的，亮亮的，像一层薄纱笼着
红花绿叶，朦朦胧胧的，竟有几分
仙境的意思。雨天，他撑一把伞，弯
腰蹲在花盆间，挥着小铲子，松土、施
肥、捉虫，小心翼翼地将新苗移栽
入盆。那专注的神情，不像侍弄

花草，倒像照顾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
我常想，这人世间最美的事，莫过于此。花主人侍弄

这些花草，原本是为自己舒坦，为自己高兴。可他不
经意间，把这舒坦、这高兴，分给了整栋楼，乃至整
个小区里的人。他把春天种在了平台上，也种在
了每一个推开窗的人眼里和心里。种下美，
便收获了美；输出美，便美着自己。

那平台上的映山红，年复一年地开
着，开得坦坦荡荡。它们不言语，却告
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生活或许
平淡，甚至有些不如意，但只要
有人愿意在心里留一块地
方，种下对美的念想，春
天就永远不会走远。

平 台 那 抹 春
红，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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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我们从六安驱车到
金寨采风，车驶过金寨油坊店，
大别山的云雾还没散开，就把一
路的风尘都揉进了湿润的空气
里。拐过一道道弯，西茶谷便猝
不及防地撞进眼底——— 那不是
泼墨式的壮阔，而是一帧帧透着
温润质感的胶片，在天地间缓缓
显影。

此番入谷，目光所及，最先铺陈的是茶树。
不是零星的几株，而是不计其数的茶树，顺着浑
圆的山势，一圈圈、一层层地铺展。它们不像北
方的松柏那样有棱有角，而是透着一种柔韧的
曲线美，宛如皖西女子的眉弯。新抽的嫩芽绿得
发亮，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微风乍起，万
千茶枝摇曳，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这绿浪涌到
山脚，便一头扎进响洪甸水库的碧色里，水随山
转，山因水活，分不清是茶融进了水，还是水润
透了茶。

沿亲水栈道缓步前行，脚下的木板被岁月
和游人磨得光滑。身旁的湖水澄澈见底，映着
蓝天白云，也映着茶垄的剪影。偶尔有水鸟掠

过，划破水面的宁静，留下一道道细长的波纹，
而后又迅速归于平静。栈道深处，几株樱花悄
然绽放，粉红的花瓣点缀在茶绿之间，不艳不
俗，倒有了几分文人画里的雅致。

行至观光吊桥，便是俯瞰茶谷的最好位
置。站在桥上，两岸茶海如绿色的波涛翻涌，远
处的村落白墙黛瓦，掩映在茶林深处，隐约可
见。风从湖面吹来，裹挟着清冽的茶香和水汽，
扑在脸上，凉丝丝的，格外舒服。这一刻，车马
喧嚣、尘世烦恼，都被这浩荡的山水茶香隔绝
在外，只剩下一颗心，跟着风的节奏，慢慢沉
静。

茶谷的妙处，还在那一缕烟火气。

不必刻意去寻，它藏在茶
农的指尖。她们背着竹篓，穿
行在茶垄之间，指尖翻飞间，
最鲜嫩的芽叶便落进了竹篓。
她们的动作从容而娴熟，仿佛
与这片茶山融为一体。看着她
们的身影，忽然明白，这漫山
的茶香，不仅是大自然的馈
赠，更是一代代人用汗水和匠

心浇灌出的精华。一杯六安瓜片，从枝头到杯
盏，背后藏着多少坚守与等待。

午餐时分，走进农家土菜馆，老板热情地
为我们泡了一壶新茶。茶汤清绿透亮，香气鲜
爽，入口温润回甘，正是这西茶谷刚采下的春
日滋味。桌上农家菜朴实鲜香，窗外便是湖光
茶海，一口清茶一口家常，山野的清新与人间
的温暖，都在这一刻圆满。

离开时，我们的衣角还沾着淡淡茶香。这一方
茶谷，没有刻意的雕琢，却有着最动人的自然之
美；没有喧嚣的热闹，却有最抚慰人心的宁静。它
是大别山深处的一颗明珠，是皖西大地藏在岁月
里的一份清欢。

在六安市金安区先生店镇南四十铺
村，藏着一座经营七载的家庭农场———
“一亩田”。这里不是普通的农耕之地，而
是一幅被岁月浸润的立体田园诗：绿浪翻
滚的菜畦、波光粼粼的池塘、错落有致的屋
舍，共同勾勒出一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当代桃源图。泥土的芬芳与柴火的
炊烟交织成独特的乡村韵律，让每一位造
访者都能触摸到土地最本真的温度。

初访前的想象里，农村是留守老人与
荒田的寂寥图景。而2021年秋日的第一次
相遇，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湿润的泥土孕
育着生机，清澈的池塘倒映着云影，鸡犬相
闻中不见车马喧嚣，只有风拂过稻穗的沙沙
声。2026年春节期间重访，这里已蜕变为乡
村振兴的微型样板——— 硬化道路串联起功
能分区，蒙古包餐厅飘出腊味浓香，两千余
件老物件在棕榈树的荫蔽下静静诉说农耕
文明的故事。农场主宋立峰将荒田流转改造
的智慧，正体现在蔬果种植区的生态循
环、白鹅戏水的养殖区，以及
那些让食客赞不绝口的
古法腌制品中。

最动人的莫
过于农场里的
乡村记忆老
物件——— 斑
驳的犁铧、
水车、雕

花木柜、竹编的粮囤……这些
被时光打磨的器物，在宋立峰
眼中是“活着的历史”。他走遍
乡野收集它们，并非为了商业
价值，而是搭建一座连接城乡
记忆的桥梁。当城市孩子好奇
地抚摸石磨的纹路，当老人对着
煤油灯陷入回忆，这些老物件便
完成了它们最神圣的使命——— 让
消逝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延续呼吸。

1980年出生的宋立峰，其人生轨
迹本身就是一部微型农村发展史。从苏州
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到返乡创业的“新农
人”，他将挫折淬炼成“风雨兼程是常态”的信念。资
金短缺时，他用诚信换来乡亲们的土地流转；经验不足时，他通宵研
读生态农业资料。如今，农场不仅盘活了百余亩闲置土地，更成为村
民的“共富平台”——— 为留守老人送温暖的腊味作坊、专家传授种
植技术的田间课堂，都是他对“乡村振兴”最朴实的诠释。正如
当地老农所言：“这里种的不是庄稼，是咱农民的希望。”

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代，一亩田农场像一块温润
的璞玉。它让人想起外婆灶台上沸腾的铁锅炖、夏夜
庭院里的蒲扇轻摇，以及那些被现代生活稀释的
“泥土味”。当我们在蒙古包里品尝用柴火慢炖
的先生店小猪肉，在垂钓区看白鹭掠过水
面，恍惚间触摸到中国人基因里对田园的
集体乡愁。这或许正是它的魔力———
用最原始的稻香、最质朴的人情，为
漂泊的心灵提供一处诗意的归栖。

七载春秋，“一亩田”已不仅是地理坐
标，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象征。它证明着：当
土地遇见情怀，荒芜也能绽放；当传统拥抱创
新，乡村便是未来。愿这片土地永远保持它的纯
粹，如同皖西丘陵上不散的晨雾，温柔地滋养每一个
向往田园的灵魂。

四月，微风不燥，阳光正好。
杜鹃陆陆续续地开了，或红或紫，

在一座座山岗上。
在最喜欢的四月，和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爬山，便是人间最美的日子。
清明假期，与家人一起开车去麻城

平堵山自驾游，不走高速，路上边走边
停，看花看水看春山。

越过天景山，到了一个名为边店
的小村庄，往河南方向，原来的小路
已不复存在，一条宽阔的柏油快速通
道穿山而过。路上的车不算太多，摇
下车窗，清风徐来，一阵阵兰花香扑面

而来。择一处宽阔地带停下
车，到路边的山坡上走

走，林间一丛丛一株
株的兰花映入眼
帘，此时激动而
又喜悦的心情
用任何文字
描述都略显
苍白。

走入林

间，俯身端详每一株兰花，它们或青、
或黄、或紫、或红，或端庄或飘逸，形态
各异，在林间斑驳的阳光下，它们旁若
无人地肆意绽放着。俯身抚摸着兰花
的花瓣，闻着这世间独一无二的香味，
心中满是欢喜。

一阵嬉笑声从林中深处传来，循声
望去，原来是几位村姑，手中竹篮里是
满满的兰花花朵，问之，说是乘着假
期，将兰花拿到城里去卖，城里人都喜
欢兰花，四五朵一束，能卖到5元钱呢。
她们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一张张红
扑扑的脸颊就像盛开的花朵。

花满春山，沿着林间小路继续往
山里走，路边的杜鹃似乎也在与兰花
媲美，肆意伸展着腰肢，姹紫嫣红。折
一支兰花在手，闻着花香，看青山花红
竹绿，心中满是喜悦。感觉没有任何一
场旅行能让人这么舒畅，不用拥挤，不
用流汗，远离喧嚣。在此刻，心中只有
喜悦，再无烦恼。

感谢大自然的恩赐，给
我一个如诗如画的四月。

爱上春山，在这满
山花香的四月。

家乡三月的小山村，吐露着春天的
气息，万物苏醒。大地宛如一片绿色的
海洋，蒿子像是一群不甘寂寞的精灵，
在田间肆意生长。

妇女带着孩子们，挎着竹篮，三五
成群地走向野外，开启一场与自然的亲
密约会。大人们弯下腰去，面对散在地
上的野蒿，小心翼翼地用拇指与食指上
的指甲，掐下野蒿的嫩头。面对一大片
野蒿，孩子们天真的笑容，如同春日里
最灿烂的花朵。篮子里的蒿子散发着淡
淡的清香，那是春天里独特的味道。

采蒿的过程像一种古老的仪式。老
一辈人说，别小瞧这野蒿，在“五风”时，
它救了许多人的性命。那是缺粮的年
代，人们饥饿难忍，蒿子不管老嫩，连根
拔起，放到铁锅里烀熟吃。如今，野蒿带
着大自然的灵气，人们在到处都是野蒿
的草地里，挑选那些鲜嫩欲滴、色泽翠
绿的蒿子，掐取嫩梢，留下根系，这是对
大自然的敬畏。“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确保蒿子年年岁岁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

妇女们将竹篮拎到水塘边放入清
水中，轻轻搓洗，蒿子在水中上下翻腾，
洗净了尘埃与杂质，露出碧绿清新的面
容。然后把蒿子放入热气腾腾的锅中焯
水。一刹那，蒿子颜色由深变浅，那股清
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捞出蒿子，双手搓
揉，挤去水分，去掉野蒿过多的苦涩味，
春天的气息在屋内流淌，一竹篮野蒿华
丽转身，变为一个个蒿坨。

接着，开始制作蒿子粑粑。把腌制
好的腊肉拿到砧板上，切成肉丁，再把
冷却后的蒿子坨切碎，然后把大蒜、香
葱、生姜等佐料洗净切成碎末，与肉丁、
蒿子充分混和，再把适量的温开水缓缓
倒入大盆里，和上面粉。妇女们双手如
同灵动的舞者，充分混和、搅拌、反复搓

揉。起初，面米粉有些干涩，在手中略显
倔强。随着不断搓揉，它渐渐变软，直到
面团软糯，能捏出形状为止。

然后，把揉好的米面团，分成大小
均匀的剂子，就像将满满的期待，分割
成一份份美好的祝福。每个小剂子搓成
球状，两个手掌轻按一下，一个圆润可
爱的蒿子粑粑雏形出现了。将土灶铁锅
放入适量水，加热到水开，将粑粑一个
个轻贴到铁锅上，“滋”的一声冒出一股
热气。盖上锅盖，灶中柴火噼里啪啦，蒸
汽一缕缕升腾。十几分钟后，粑粑在铁
锅里结壳，一股焦黄香味扑鼻而来。

揭开锅盖，蒸汽弥漫，伸手拿一个
粑粑，咬上一口，味道好极了。孩子们迫
不及待地一拥而上，顾不上烫手，急忙
拿起一个，左手换到右手，吹上几口气，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野蒿的味道在口中
散开，幸福的笑容挂在脸上，这就是春
天的味道。

祖母曾经告诉我，三月三，要做蒿
子粑粑吃，三月三的蒿子粑粑，不仅是
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连
接着过去与现在，让古老的传统，在现
代社会中延续；连接着长辈与晚辈，让
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连接着人与自
然，让人们品尝美食时，不忘大自然的
恩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身在何
处，这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
家乡的眷恋与牵挂。

春春 行行 西西 茶茶 谷谷
陈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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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蒿子子粑粑粑粑香香
王宜茂

花花 满满 春春 山山
熊晓霞

朱朱开开旭旭  摄摄

平平台台那那抹抹春春红红
荣维新

我和寿州是有缘的。因为我的母亲姓陶，
祖上来自寿县。在那里，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叫
陶巷村，还有一个回族乡叫陶店。我的血液里
流淌着陶姓回族的基因成分，自然也受到了寿
州历史文化的浸染。我与寿州这块神秘土地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我人生的成长历程中，
有过海市蜃楼般的向往，也曾有过一次又一次
的特别访问和依依不舍的回眸。

我的童年时光，有很长时间是陪伴年迈的
姥姥一起生活。第一次听到“寿州”这个名字，
是从姥姥那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队伍
经过我的老家洪集，一把火烧掉四条街，烧杀
抢掠。为躲避祸乱，姥爷和姥姥带着全家逃难
到了寿州保集，以行医为生，在那里度过艰难
的岁月。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
保义镇。这方热土，在兵荒马乱的日子，接纳过
姥爷老少十几口，是对母亲这个陶姓家族有恩
的地方。年少时，保集，这个姥姥常念叨的乡
村，已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下了亲切的根，以致
于后来，我专门拜访过。保义镇，保一方平安，
守一尊大义。

从姥姥的口中，我还知道另外一个地
方——— 安丰塘。关于它的传说，姥姥给我讲了
很多，什么“懒龙下凡”“打碗店”“水震安丰”等
等。有的我记不真切了，可其中一个故事，很有
意思，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从前，有一个生
意人半夜出门赶集，经过安丰塘时，走着走着，
看见满塘大雾。不一会，身边如做梦一样显现
一所大宅院子，到处是一片青的瓦房。走到近
前，看到每间屋子都房门大开，屋内灯火通明，
就是听不到有人言语。生意人好奇地进了一个
房间看看，四下无人，只见屋里堆满了一仓仓
颗粒饱满的黄豆，金光闪闪的，十分惹人。他忍
不住上前抓了一把，没想到就在这时，突然从
旁边窜出一条大黄狗，对着这个人又咬又叫。
那人吓得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用豆子去砸那
条狗。意想不到的是，每一颗豆子砸过去，那条
狗就停下一会，接着，继续追赶。就这样，狗不
停地追，生意人不断地用豆子砸。不知过了多
长时间，忽然听见一声公鸡打鸣，那狗猛地停
下来，不再追赶，回头便跑。再回头瞧瞧，远处
的大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那人才慢
慢缓过神，看看手里的黄豆，仅剩下一粒，原来
是颗明晃晃的金豆子。

这个有趣的传奇故事，我很少听其他人讲
过。安丰塘神秘的色彩犹如一颗颗亮晶晶的

星星，在我童年的天空闪耀许多年。后来，
我每次来到安丰塘畔，眺望那一望无际

的烟波，触摸一棵棵花草树木和每
一块青砖黛瓦时，都会想起外婆

对安丰塘的诉说，我情不自禁
地往四周看看，想象故事中

的老屋、金豆、金狗也许
哪一天再一次重现。

随着我年龄
的增长，认知的

不断提高，
我 凝 视

的方向也越来越远，不再满足于姥姥的口传心
授。于是，在故乡这个充满书香的古镇上，宛如
一个游学的书生，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读过私塾
或教过“四书五经”的先生们。从他们的言谈中，
我搜集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名人轶事。在逝去的
历史长河里，自然也打捞一些寿州之说。诸如淮
南八公升仙的演义、“智多星”刘之治的传奇、一
代帝师孙状元趣闻等等。我曾把这些文人雅事
分别整理成文，有的发表，有的收录到《六安市
民间文学集成卷》《霍邱风情》等书。其中《高才
巧对刘之治》《李肖峰智对孙家鼐》二篇，先后刊
登在著名的民间文学杂志《乡音》和《山海经》
上。这可能是我与寿州结下的最早的文缘。

第一次踏上寿州这方心仪的土地，是三十
年前，因工作关系去考察学习。当我怀着膜拜之
心走进这座千年古城时，整个身影沉浸在幽深
的文化海洋里，好像一条得水的游鱼，穿行于大
街小巷、华宇殿堂。

我走访了华东地区著名的清真寺古建筑
群，那宫殿式的建筑风格、明确的大事记载、清
晰的建造历史、独特的门楣布局、多元素融合的
砖雕木雕石雕、带着体温的回族风情，无不让我
唏嘘赞叹、流连忘返；登上宾阳城楼，仿佛穿越
几千年旧时光，在楚风漫漫的古都里徜徉；远眺
苍茫的八公山，近观悠悠的淝河水，久远的战鼓
似乎在耳畔重新擂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
场景在脑海里再次浮现；掬一捧清清亮亮的珍
珠泉水，宛如嗅到刘安王府豆腐的飘香；咬一口
酥软甜蜜的大救驾，好比与赵匡胤久困南唐的
兵士们共享救命的食粮；漫步状元府前的街巷，
我没有感受到太子太傅的富贵及显赫，朦朦胧
胧中，听到先生的叹息和忧伤；拜访报恩寺，如
同迈向一千三百年前的辉煌大唐，拾取院中的
一片片银杏树叶，好像把千年古寺的福音用心
地收藏；入棂星门，过泮桥，绕魁星楼，拜大成
殿，凝视文庙墙上“太和元气”四个字，我深深体
会到万物之根本，感悟孔子之道的至高无上；留
犊祠，留犊坊，“时苗留犊”的典故已成千古佳
话，“清白居官志不舍，故教留犊在淮南”的廉洁
之风，永世留芳。

自首次访问之后的几十年，不知有多少回
往来于霍邱与寿县之间。东隐贤，寻访过董邵南
的读书台。正阳关，留影于“凤阳首镇”的城门
楼。安丰塘，瞻仰过孙叔敖纪念馆。板桥集，目睹
过灯草如何编织成精美的草席。保义镇，观赏过
寿州的“抬阁、肘阁，穿心阁。”八公山上，拜谒过
廉颇大将军的墓碑。豆腐村，吃过正宗的全席豆
腐宴。小嘴回民饭店，品尝过地道的清真牛羊
肉。聚红盛，细品慢悟孙状元“古剑不磨留养气，
旧书重读当加餐”的人生况味。一次又一次走读
寿县博物馆(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深情回望故
国的天空，回想诗礼簪缨、黄钟大吕之况。采淮
风雅韵，有幸参加过首届梨花诗会，曾和诗人们
一起狂欢于桃红柳绿、梨园雪海。访亲朋好友，
多少回互访互动，畅叙幽情，把酒言欢，共同以
赤诚丈量脚下的土地，用甘泉浇灌文学艺术之
花。为此，许多寿州文友亲切而熟悉的脸庞，定
格我人生的相册，时时翻阅，高山流水，暖流书
香拥入心怀。

此番，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春
天的八公山，春花烂漫，春意盎然。游人如织，春
情荡漾，写在脸上的喜悦也被四溢的花香沾满。
在这里，竟意外地和几位寿州文友不期而遇。可
谓“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

与寿州有缘，奔赴山海；与寿州结缘，心心
念念；与寿州续缘，如约而来。

寿寿
州州
缘缘

穆
志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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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桂桂桂 花花花花 礼礼礼礼 赞赞赞赞
         李家林

春分已过，昼夜均寒暑平，皖西大地正在最温柔
的仲春时节里舒展。

淠河岸边，春水东流。两岸垂柳早已绽出鹅黄的
嫩芽，望春玉兰擎着毛茸茸的花苞，像举着一支支待
燃的蜡烛。而那一株株桂树，六安人最寻常的邻里，正
静静地立在庭院深处、田埂尽头，油亮的叶子层层叠
叠，在春风里轻轻晃动。

桂花树实在太平凡了。它的干少有白杨那般笔
挺，枝也少有垂柳那般婀娜。粗糙的树皮，革质的叶
片，边缘还带着细小的锯齿。倘若在万木争春的时节，
你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六安人却选中了它，作
为这座城市的象征。2016年春天，六安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将桂花树命名为市树。从此，这寻常的树，
便承载起一座城市最深沉的记忆与期盼。

仲春时节，桂树还没到开花的辰光。植物学家
说，桂花的物候有自己的节奏，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
萌芽，四月中旬才开始花芽分化，要到九、十月间，才
有满城芬芳。这时节的桂树上，只有刚刚萌动的叶
芽，那些米粒大小的、嫩绿色的芽，藏在叶腋间，怯生
生的，像初醒的孩子。

可这满城的桂树正在积蓄着什么。它们在冬日
的寒风中沉默过，在春雨的洗礼中舒展过，每一片新
叶都在进行着光合作用，把阳光一寸一寸地酿成秋
天的芬芳。这是一种漫长的等待，也是一种踏实的生
长。就像这方水土上的人，不事张扬，却把根扎得极
深，平日里沉默隐忍，到了该绽放的时候，便毫无保
留地把芬芳献给世间。

六安多桂。街头巷陌、院前屋后栽着桂树。老辈
人说，栽桂是盼贵，图个吉祥。日子久了，桂树便成了
六安人生活里最不起眼又最离不开的一部分。

更挂念的，是金寨县麻埠镇桂花村那一棵。那棵
树，被称为桂花王。主干需三人合抱，树冠如一把巨
大的绿伞，据说已在那里站了一千二百多年。专家考

证过，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桂花树，
品种是小叶金桂。千年来，它见过多少风
云变幻，见过多少悲欢离合。守树的是个中
年汉子，他的爷爷当年就叮嘱，树是命根子。如
今，桂花王树下成了游人打卡的地方，人们在树下
唱那首老歌，一遍又一遍。

那首老歌，每个六安人都会唱。
1929年，也是一个秋天。鄂豫皖边区立夏节起义

刚刚胜利，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了，乡亲们敲锣
打鼓，欢天喜地。在金寨斑竹园，有个叫罗银青的教
员，踩着新雨后的泥土，闻着漫山遍野的桂花香，写
下几行歌词，又取了当地民歌《八段锦》的调子，教给
十六个学生。那些学生拿着花棍，把歌声敲进了千家
万户。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
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这歌声，清脆、欢腾，带着桂花的香气，从大别山
的褶皱里飘出去，飘过河流，飘过山岭，飘进了每一
个中国人的记忆里。后来，红军战士唱着它长征，八
路军新四军唱着它抗日，解放军唱着它解放全中国。
再后来，建设大军唱着它开山修路，扶贫干部唱着它
走进深山，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唱着它，把六安茶、六
安瓜片、六安山货，卖到了天南海北。

这首歌的质朴、热烈、坚定不移，正是大别山儿女
的写照。在这片革命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坚强不屈的哨
兵，他们守卫的不只是家乡，还有一个崭新的中国。这
首歌代代传唱、生生不息，它见证着用血写出的历史，
也见证着今天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与意志。

六安人选桂花做市树，自有其深意。桂花树朴素，
根却扎得深、扎得牢，任风吹雨打，岿然不动。到了该
开花的时候，它便把积蓄了一年的力量全部释放出
来，毫无保留。这正是六安人的写照。平日里不声不
响，沉默得像大别山的石头。可当需要绽放的时候，他

们便把
自己整个

儿地献出去。
当年送郎当红军

的母亲，把最后一碗
米送去前线的乡亲，还

有今天在大别山深处守护
着每一棵古树的普通人，他们

都是六安的桂花。
我要高声赞美这扎根皖西大地、

芬芳漫山遍野的桂花。
那天清晨，校园里一群晨读的学生坐在桂树下，

捧着书本，声音琅琅。一个女孩说，六安人喜欢桂花，
可能是因为它低调，平时不怎么起眼，可一到关键时
刻，就特别拿得出手。就像六安人，平时不声不响，可
做起事来一点都不含糊。

1929年写下那首歌的人叫罗银青，是个教员。教
唱他的十六个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农家少年。后来，他
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战场，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可
他们唱过的歌，却像桂花的种子一样，飘散在风中，落
进土里，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如今的六安，早已是光辉灿烂的新世界。高楼起来
了，道路宽了，茶园更绿了，游客更多了。九十里山水画
廊成了网红打卡地，六安瓜片的香气飘向五湖四海，大
别山的风景道上一辆接一辆自驾游的车辆。可有些东
西一直没变。淠河的水还在流，大别山的云还在飘，家
家户户的桂树还在年复一年地绿着。那首老歌，也还在
人们心头回荡。

仲春时节，六安的桂树正在萌芽。桂花王树下，守树
的中年汉子望着往来的游人。有人问他这树咋养得这么
好，他还是那句老话：“树是命根子，绿水青山带给我们
好日子。”

说话间，一阵风过。春风里，音符流淌——— 嫩芽轻
颤，簌簌；柳枝拂水，沙沙；远处传来游人的哼唱：“八
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这首生生不息的奏鸣曲，正礼赞着皖西。

徐徐旭旭  摄摄


